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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弄“空”影

B11 文化

罗韬认为，航空拍摄可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在地面上拍摄机
场的飞机、空中的飞机，称为“地对
地”“地对空”；第二类是乘坐飞行
器时向地面拍摄，称为“空对地”；
第三类就是乘坐飞机时拍摄飞机，
称为“空对空”，“空对空”作品所呈
现的效果是航空摄影师所追求的
最高拍摄境界。

从“地对地”“地对空”，到“空
对地”，再到后来的“空对空”，过
了不惑之年的罗韬越发痴迷于苍
穹之下的飞机身影。在他看来，
每一架飞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
命，它们穿越云海的犀利身影和
撼动人心的轰鸣，都会让他念念
不忘。

当人们惊艳于航空摄影的风
景，背后的辛苦付出却只有摄影
师自己知道。在新加坡航展的跑
道上拍摄低角度飞机照片时，暴
晒及地面热浪将他的皮肤严重灼
伤。在莫斯科航展，每天早上五
六点就要出发，直到晚上十二点
才能休息。机队表演时，为了不
错过精彩瞬间，罗韬站在相机三
脚架前，常常一连几小时都不敢
有任何松懈。

在进行“空对空”拍摄时，摄
影师首先需要搭乘一架敞开后舱
门的运输机到达指定高度。接近
两千米的高空，气象条件瞬息万
变，寒冷以及风噪都是摄影师需
要应对的最基本挑战，同时还要
有克服恐高感的勇气，而小型运
输机遭遇气流时的颠簸，要比乘
坐地面交通工具时大数十倍。

为了摄影创作，罗韬有时会
忘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第二次
去俄罗斯时，莫斯科下起了雪。
后来实在冷得不行，才不得已放
下相机与朋友相伴去买绒衣。

罗韬印象较为深刻的一次摄
影经历是2018年 9月在希腊航
空周的拍摄。罗韬认为，航空摄
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而是
人文知识、历史积淀的一个综合
体。那次航空展，罗韬第一次将
希腊卫城与呼啸而过的飞机放在
同一个相框中，现代科技与希腊
古典文化代表的艺术融合，极致
展现，给所有欣赏罗韬作品的观
众带来极大的艺术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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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罗韬第一次乘坐飞机，
从武汉飞往海口，这是他与海南结下
20多年情缘的开端。那两个小时的
空中时光，给罗韬带来无比的震撼：
俯看万米高空之下，山川河流尽收眼
底，但又如制作精良的沙盘一般转瞬
即逝。

那一刻，时空压缩感也深深地印
在了罗韬的心灵和脑海中，从此再也
不能释怀，这是他走上航空摄影之路
的起点。

1997年，罗韬在北京工作两年
后，重新拾起了曾经让他心潮澎湃的
伙伴——相机。有一次他到首都国
际机场接人，去得早了，无聊中突然
发现，所站的位置非常适合拍飞机。

从此，罗韬一有机会就开车到机
场去转悠，顺着机场南线北线的外围
公路，慢慢地走，仔细地找，寻找适合
拍照的角度。

后来，罗韬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位
机场航空资深人士魏萌。魏萌告诉
罗韬怎样看航班动向，怎样看飞机起
落，怎样分辨机型，一般飞机的落地
位置和起飞位置。罗韬这才知道了
机场的布局设计，知道拍飞机要讲究
跑道规律起落方向。

2010年罗韬第一次拍摄珠海航
展，2012年则是他第一次出国拍摄
航展——新加坡航展。从这以后，罗
韬陆续参加过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
基地举办的世界最大军用飞机表演
盛会、俄罗斯莫斯科航展、新加坡航
展、韩国首尔航展、巴林航展和比利
时航展等。每一次拍摄都给他留下
了难忘印象。

谈到航空摄影和其他摄影题材
的区别，罗韬认为，虽然航空摄影比
较小众，拍摄人群也比风光等摄影类
别的少，但并不说明航空摄影深不可
测。其实它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每
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接触航空摄影的机
会：候机时从候机楼往外拍，可拍到机
杨内或正在起降的飞机，这就是地对
地或地对空航空摄影；登机后拍摄地
面，就是空对地航空摄影，而摄影艺术
是没有任何时空限制的。

在获得越来越多成绩的同时，罗
韬从不吝惜向别人讲述他的拍摄技
巧。他常常向身边的人介绍，拍摄喷
气式飞机时需要用高速相机连拍，快
门时间控制在1/1000s至1/2000s
之间；拍摄螺旋桨一类飞机时，需
要用低速快门，如1/60秒等，方能
拍出飞机螺旋桨的动感；拍摄镜
头焦段宜在120mm以内，因为
双层有机玻璃有折射，太长的

的焦段反而拍不清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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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随着摄影艺术创作年限的增长与航空
摄影经验的增加，罗韬越来越多地自觉思
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著名战地摄影师罗
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
你靠得不够近”。罗韬认为，表面看，这说
的是摄影艺术的一条基本规律，但他更愿
意理解为，这说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为了靠得更近，罗韬一直在苍穹之上，进行
着抗冻、抗风、抗压以及抗晕机、抗噪音的
斗争，为了靠得更近，他越来越深地潜入于
生活之中，吸取生活给予他的无穷滋养。

“我珍视每一次飞上天空的机会，哪怕
只是北京飞回海南，沿途也会经过黄河长
江，经过祖国的壮美河山，一路俯瞰也是一
路思考。”在罗韬看来，航空摄影并非特别
高大上、远离普通人的爱好，只要平时在细
微处多留心、多思考，也会别有洞见。

罗韬20多年摄影艺术创作获得了许
多荣誉，但罗韬最感到遗憾和亏欠的是他
的家人。“空闲时间被航空摄影大量占用，
没有更多时间好好陪家人。有时候进行

‘空对空’拍摄，会让人家人替我担心。”罗
韬说。

在身边朋友看来，不苟言笑的罗韬似
乎是一个严肃古板的人，但罗韬自己另有
一番解释，航空摄影是一门创作，更多时候
需要静下心来，让所有的思考慢慢沉淀为
新的动能。

在航空摄影爱好者中，很大一部分是
中学生群体，对于现在的年轻摄影爱好者，
罗韬认为他们应当以学业为主，不要因为
摄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可以当作生活中
的爱好、调剂。前几年，有个孩子加了罗韬
的微博，罗韬见这个孩子的微博言语总是
流露失望和抱怨，就鼓励他应该阳光一点，
告诉他现在拍飞机一定是要在不影响学习
的前提下去进行。罗韬认为，当今中学生
摄影爱好者进入摄影的门槛很低，很容易
就能拿起相机而且是高档相机，去任性拍
摄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家长一定要做好引
导，特别要注意把财力精力，投放在对他们
的艺术素质培养上。

今年已经50岁的罗韬偶尔也会起念
头：年纪大了，今后可能会适当减少“空对
空”的拍摄，想有更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
也让他们少为自己操心一些。但罗韬总是
忘不了日本知名航空摄影师德永克彦所说
的一句话：“飞机是美的，无须解释，显而易
见。”因此，罗韬仍在坚持“追飞机、拍飞
机”。

罗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
那个在机场边上看飞机的
纯真少年。


